国际化与在地化的艺术人类学研究——彭兆荣教授访谈 by 王永健 & 彭兆荣









(1．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人类学研究所，北京 100029;2．厦门大学 人类学系，福建 厦门 361005)
中图分类号:J0－05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671－444X(2018)05－0001－1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西方的一半叫 Fine Art，Fine Art 实际上是好的艺术，
把它翻译成美术，当然可以，但是你们忘掉了一个问
题，西方的 Fine Art 只是一个 System 的一半，我们引
进的时候把 Useful Art 去掉了。事实上就是肢解、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贵州大学学报·艺术版 第 32卷 总第 107期 2018年第 5期
名家访谈
进入，比如有一个藏族博士生做羌姆的，就是宗教的
面具艺术。有一个做色彩艺术，中国的艺术喜欢红和
黄，中国红从哪里来?她去做，而且我们都是有很扎
实的田野经历的。当然也有我的朋友，叶舒宪是我的
挚友，他做玉石，我们中国玉石的艺术怎么来表达?
它怎么跟天人合一?他最有发言权。
王:很不错的设计!最后，我想请您介绍一下，您
所带的学术团队的一些研究情况，以及您是怎么带学
生做田野?做这些基础研究的?您再给我们讲讲一
些研究的心得和经验，我想听听这方面的东西。
彭:我大概有两项指标在我国人类学的博导中间
名列前茅，第一个指标就是我带的博士、博士后的数
量。第二个是招收民族地区、西部地区博士生中我可
能在最多之列，我的弟子集中起来，可以开一个大的
民族研讨会。
王:从这个数字来看，您这在国内算是比较多的
了。
彭:肯定的，大的少数民族都有，藏族、蒙古族、回
族、满族、壮族、彝族、土家族、苗族、水族、布依族、柯
尔克孜族、朝鲜族等民族，而且有的民族好几位，这个
或许是全中国最多的。第二个我敢说第一的，就是所
有的弟子，特别是近十年，他们的田野点我都亲临现
场指导，包括在海外我都去。我自己定了一个很痛苦
的信条，就是博士弟子的田野点，你不到现场就没有
现场感，在指导论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隔，所以我
希望能到现场，在现场指导他们，这是我指导我的学
生的特点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教学上，选择论文的
题目上，我从来不强迫让弟子做我的课题，包括我也
做过很多课题，什么重大课题，都是他们自己挑，除非
他们自己愿意选择。
王: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，
也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。
彭:对，我有自己的原则，第一，他们自己选课题，
选完以后我再跟他们来商量，这个问题有什么优势、
有什么缺点、有什么不足，我不会去命题让他去做什
么。第二，我会告诉他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应该考虑的
几个因素，比如你们学的专业，硕士论文做的是什么，
尽量能用的资源要用。第三个，自己最喜欢做什么。
第四个，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国际上走到什么地步。第
五个，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工作，要开什么课题。第六
个，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交叉学科中间找到一个小话
题。如果能够在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成为一个小山头
的山大王，上面的旗帜写着你的名字这就 ok 啦。每
一个弟子的博士论文都是一个工程，甚至我的弟子今
天已经做博导了，还赖在我身边不走，他已经习惯了
跟导师一起，这是我如何设计博士论文的过程。所
以，我的弟子的博士论文千奇百怪，有做宗族、做仪
式、做村落、做跨境民族，这些都是人类学传统的;也
有做铁路、做矿物、做博物馆、做饮食、做酸食、做米
线、做银饰、做猎人头、做茶叶、做景观、做葡萄酒、做
面具、做色彩、做木偶，做艺术的也很多，各种各样。
王:这真是，涉猎面太广泛了。
彭:我真正的教学方法，也有一套嫡传的，就是怎
么做学问。我分四大块，第一个就是学会做资料。他
们都说师父你好会写文章，几天就写一篇。我说你们
以为师父就那么不认真啊，你可以说师父这篇文章就
用几天写的，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说师父这篇文章是用
了三十年写的，因为我在从读硕士的时候就开始做资
料，我从硕士时候的资料现在仍然可以用，所以一定
要学会做资料。第二个，学会培养问题意识。第三
个，学会做田野。第四个，学会写文章。这四个方面
形成一个段子，我让他们背诵，每一个层面都有三句
话。我差不多做了二十年的博导，也形成了一套教学
的方式，我不敢说我的弟子都是很成功的，当然也有
废品，废品加引号嘛，也有很优秀的，这个在哪里都一
样。
王:您这一套写文章的方法很实用。
彭:我是比较用心，这几点在中国人类学的老师
中间我相信是有特点的。
王:是。非常感谢彭老师，今天下午我们收获非
常大。
彭:收什么获，你给我下一个指令，我还准备提
纲。
王:真的，有些东西实际上是在文章中看不到的，
但是在您这种给我们的口传心授中，我们领会到了，
领悟到了精神，领悟到了精华。
彭:因为人与人的交流是靠真诚。
王:对。
彭:我辛辛苦苦地带这些弟子，这些弟子大部分
都是穷孩子，少数民族的，培养他们，然后就是自己安
安静静的写书，读书。我跟我的弟子也是说，你们博
士毕业以后，特别是做了副教授以后，你们的学术成
就有多大，已经不是拼学术、拼学问了，拼的是人品、
气度和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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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:是啊。
彭:这时候是拼人品了，比如说你的人品高、气量
大，你现在想的问题一定不是个人的问题，个人的得
失，你一定会想到普遍的问题。如果大部分人都想写
这个文章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拿课题我得多少好处，得
多少钱，做这种考虑的话，他的学问特别到博士毕业，
到副教授以后，就不能往上走了，就是因为格局不大。
我是接触过一批大师的，包括费先生，我其实是可以
写一大批大师的经历的，费先生、李亦园、萨林斯、格
雷本、李穆安、乐黛云这些我都有接触，有的很亲密，
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非常谦和、气度非常大，因
为他想的问题一定不只是个人的问题。
王:对，格局很重要。格局不大视野宽不了。
彭:对啊，因为想的总是自己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比
的不是你有多勤劳、多勤奋，也不比你学问有多高，就
是比你的人格和气度、格局。
王:对。
彭:我现在回归乡村，很辛苦，跟这些非常优秀的
孩子们在一起，包括好些自愿者，我真的是很快乐，但
我连课题都不去申请，这个课题如果我申请的话有机
会得重大课题，乡村振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，跑了数
十个村落。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宏观的，习主
席说过:“中国要强，农业必须强;中国要美，农村必须
美;中国要富，农民必须富。”讲得多好。乡村振兴包
括中观和微观的许多问题，还包括乡土元素，需要我
们踏踏实实地到乡村去做。
王:对，这是社会发展至今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
课题，但是应该如何去做需要接地气的学术研究先
行。
彭:对啊。学者一上去就开始申报，我把这个村
变成高尔夫球场，我把那个村变成足球场这种小课
题，这个链接怎么去链接，我现在天天在想这个问题。
党中央乡村振兴，其实希望我们学者去帮助提出乡村
振兴中间的一些问题，我们有些学者是不想的，就没
有想到党中央提出那么宏观的决策，我们做的什么中
观、微观的问题，连问题对接都没有，这个课题对接什
么。如果你能够急中央之所急，急国家之所急，乡村
振兴主要的内容包括什么?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?
比如说自古以来的两大问题，一个是农贫问题，一个
是生态问题。这是历史留下来的两大问题。
前几天我到昆明一个很大的图书城去买书，但是
找不到一本农业专题方面的书，我找他们的负责人，
我说你们这边有没有农业方面的书，她说还真没有，
我们农业方面的书如果有的话，顶多就是有一两本关
于家庭怎么种花的。我就在想，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大
国，一个以社稷为本的国家，在一个昆明这么大的新
华书店竟然没有一本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，这是行政
之过啊。行政在制造一种价值，让这些孩子们、年轻
人知道读农业是没有出息的。当然我们不能怪新华
书店，新华书店进书是要卖书的，书卖不了它就赚不
了钱。这是时尚正在制造一种价值———农业没有用，
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会农贫，
这当然还有很多。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《乡村振
兴落实线路图》，清清楚楚的，乡村振兴宏观的问题是
什么、中观问题是什么、微观问题是什么，乡土元素是
什么。
王:现在比较热点的话题一个是“乡村治理”，再
一个就是“一带一路”。尤其你出国去看，就感觉这个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非常的好，但是我觉得研究工作应该
在“一带一路”实施之前，尤其需要一批人类学家到各
个国家去做一个田野研究，然后这个研究成果出来
了，你再依据这个研究成果去做具体的、接地的蓝图
部署东西。
彭:对，你说的非常准确，从道理上来说，应该是
学者，尤其是人类学家把之前的调研、材料准备好了，
在充分调研、深度调研、充分评估的基础上再去提出，
但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发展太快了，有的还来不及做深
度评估，所以我们都是尽量的补充。
王:对，有时候没有先行的研究作为依据和参考，
决策实施过程中不一定那么对路。
彭:对，我为什么去做乡村振兴，一个原因就是城
镇化。
王:是的。
彭:像乡村振兴，我们赶快去做，其中的问题有历
史的，有现在的，也有未来的。
王:是，确实很值得做。今天您给我们分享了很
多有营养又有思想光环的东西，对于我们后辈学者是
非常值得借鉴和学习的，回去后我会好好整理，并尽
快消化吸收，再次感谢彭老师的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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